

























































































大锅庄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小锅庄 逆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丹巴县嘉绒传统锅庄类别与旋转方向的区分
在当地人的解释中，嘉绒本土信仰为苯
教，藏传佛教在后来才传入嘉绒地区。二者
在信仰仪轨的操演上存在差异：前者要求按
逆时针方向执仪，而后者则要求按顺时针方
向执仪。
因此，嘉绒锅庄、革什扎锅庄和二十四村
锅庄中的“大锅庄”都遵循了古老的嘉绒苯教
传统，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与此相应，嘉绒锅
庄的“小锅庄”按逆时针旋转，而革什扎和二
十四村地方的“小锅庄”按顺时针旋转则表
明，在丹巴嘉绒人内部，前者保留了更多嘉绒
传统，因而“更资格”；后两者则更多受到外来
文化，尤其是康藏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合
理的解释，但却不一定是足够充分的解释。
二、藏彝走廊“圈舞”旋转模式之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跳锅庄”作为一种汉语
他称，在清以降的众多文献材料中也用于指
代藏缅语族各族群中广泛存在的“圈舞”。若
将嘉绒锅庄置于更为广阔的藏彝走廊背景之
中，其旋转模式的族群和文化规定性将更为
清晰地显现出来。
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跳锅庄“果卓”
通常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羌族跳锅庄“莎
朗”、“席布蹴”只能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一种
解释是羌民祭祀方向左为始祖，右为火神，故
从左至右而行。③笔者在凉山彝族地区的考
察中了解到，彝族传统习俗认为日常行为的
绕圈动作方向都要向“内”，即以右手动作为
基准按逆时针方向绕动，意味着好的、吉祥的
都会向着自己“转进来”，而按顺时针方向绕
动，即向“外”转，则好运和吉祥都会离开自己
“转出去”了。凉山彝族传统的围圈歌舞也多
为沿逆时针方向行进，如“谷追”始终沿着逆
时针方向走圈歌舞，“得乐荷”也以逆时针方
向行进为俗。普米锅庄“搓磋”的队形变化、
舞步花样较多，队形有半圆圈、单圆圈、双圆
圈，起舞者也是手拉手逆时针方向跳。④宁蒗
和泸沽湖摩梭锅庄“打跳（甲搓）”的动作也有
挽手、交叉五指面向圆心随逆时针方向起步
的特点。⑤凉山州德昌县金沙乡居住着中国
纬度最靠北的一支傈僳族。笔者在当地的调
查中发现，傈僳族传统舞蹈大多按逆时针方
①③阿坝州文化局集成编写组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资料卷》，１９８７年，第４４　４５
页，第８页。
②关于丹巴嘉绒地区的方言与人群分类情况参见《丹巴县志》，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林俊华《丹巴县
语言文化资源调查》，《康定师专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２　３页等。
④和树芳《普米锅庄“搓磋”》，《今日民族》２００７年第７期，第３４页。
⑤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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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旋转。在对金沙江流域花傈僳舞蹈的研究
中也有学者提出，苯教关于永恒不变的“万
字”（雍仲）逆时针旋转的圆圈意识，似乎与圆
圈舞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①
通常而言，人类的每一种专门化行为总
是包含两类基本要素，一类具有功能意义，另
外一类则仅仅表现为地方性习俗。相较之
下，后者是一种“审美矫饰（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ｒｉｌ）”，
但恰恰正是这些以习俗为基础的“矫饰”为我
们提供了理解他者文化的契机。因为尽管习
俗的细节在起源上可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
对某一共同体中的个人来说，这样的细节却
是一些高度符号化的行为和表现，是该共同
体文化传统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绕
行不绝的圆形或环形，是跳锅庄这一身体表
述实践在时空中得以呈现的基本图式，可帮
助参与者建立起他们的宇宙模型，同时也营
造了共同体“凝聚”的氛围。在这一基本图式
中，身体表述的动态特性使由众人围合而成
的圆圈得以驱动，而不同群体对于不同旋转
方向的规定则是一种典型的“审美矫饰”。作
为文化承载者和实践者，嘉绒人在共同体法
则的规定之中选择顺时针或逆时针，传达出
了族群表述行为背后的特定历史记忆与基本
文化语法。它们一方面作为传统知识加以传
承，一方面通过身体操演加以维系。
右旋：嘉绒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
一、右／左的生物学与文化表述基础
在所有的族群和文化中，人的身体都是
一种极为便利的象征符号，因为身体不仅是
主、客观经验的连接点，同时既属于个体也属
于社会。③解剖学证实了人体的对称性特征，
而这种生物学特征又为相关文化行为提供了
表述基础。
１９０９年，赫兹在《右手优先：宗教极的研
究》中考察了许多民族和文化中惯用右手的习
俗。他将人的身体与自然和宗教仪轨联系起
来，以太阳崇拜来解释右与左的区分：“崇拜者
在他的祈祷和仪式庆典中，会自然地朝向太阳
（万物之源）升起的地方。……以面对这个方
位为基准点，身体的不同部位也指派为不同的
方向……自然的景观，白天与黑夜、热与冷的
对比，都使人认识到左与右的区别，并将二者
对立起来。”④赫兹的研究引发了一系列对有关
右与左符号分类形式的关注。研究者们在中
国、西里伯斯岛、希腊等各处展开调查，试图探
究右与左的二元分类形式作为思想与社会组
织原始形式的基本原则与共同特征。⑤
这些研究指出，右与左是具有普遍意义
的人体先天生物学结构特征，作为一种物理
过程，身体向左或向右的运动趋势则是一种
后天行为，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并没有必然的
设定，而人们选择以及为何选择向右或向左
则是更高一级的文化表述行为。笔者的田野
调查显示，丹巴嘉绒跳锅庄的旋转模式包括
右旋（逆时针旋转）和左旋（顺时针旋转），而
以右旋为“正宗”。右旋正是嘉绒人历史形成
的一种以身体本身为象征符号的核心族群表
述语法。然而，由于象征的建构大多数并不
具备普遍公认的意义，因此，还必须将“右”与
“左”的结构性对立措置于具体的地域性、族
群性社会历史语境中，方能深入理解嘉绒锅
庄“右旋”象征及其解释的独特性。
二、嘉绒“右旋”的身体表述与文化记忆
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体表述语法，右旋被
嘉绒人视为“正宗”。它在嘉绒人的历史中形
成也在此历史中不断得到解释，其背后沉淀
①冯文俊《富有特色的花傈僳民间音乐舞蹈》，《民族民间音乐》２００３年４期，第５２页。
②［英］埃德蒙·利奇《语言的人类学面面观：动物类别与言语滥用》。转引自［英］托马斯·科伦普《数字人类学》，郑元者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４　１１５页。
③［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６页。
④Ｈｅｒｔｚ，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ｅ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Ｉｎ　Ｒｏｄｎｅｙ　Ｎｅｅｄｈａｍ（ｅｄ．）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ｅｆｔ：Ｅｓｓａｙｓ　ｏｆ　Ｄｕ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Ｎｅｅｄｈａｎ．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ｐ．２０，转引自［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４８页。
⑤［英］罗德尼·尼达姆《〈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法］爱弥儿·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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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嘉绒人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因此，对嘉
绒跳锅庄右旋模式的象征阐释需要具备历史
的向度和动态变迁的视角。哈拉尔德·韦尔
策在对社会记忆实践的研究中指出，不论是
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对意义的阐释还是行为
方式中均存在着普遍的“非同时性现象”，即
不同历史时代沉积下来的记忆材料并存于社
会记忆实践之中。①在对嘉绒跳锅庄右旋模
式的解读中，我们同样不仅可以看到纵向的
文化记忆沉积现象，还可以发现多族群文化
记忆混杂的线索。
对嘉绒锅庄右旋象征表述的第一层次解
读与嘉绒人古老的苯教信仰有关。在苯教符
号系统中有众多的象征观念、图式和器物都
体现出逆时针旋转的特征。
从原始自然崇拜来看，远古太阳崇拜与
尚右观念有着内在关联，人站在地球上观察
太阳运转即为逆时针右转。据考证，苯教的
象征“雍仲”即从原始自然崇拜中的太阳图案
演变而来。西藏日土岩画中大量出现的“卐”
或“卍”符号画即表示太阳及其光芒，象雄王
朝时称此符号为“雍仲”。在象雄语中其最初
为“太阳”，或“永恒的太阳”之意，后来又演
变、引申为“固”、“永恒不变”之意。②
从宗教属性来看，象雄王朝奉行苯教，逆
时针的右旋“卐”符号首先被苯教加以简化和
定型，并用作自己的教派标志。同时，它还投
射为早期苯教信仰的具体仪轨。在苯教的复
杂祭祀文化中，据说有３６０种祭礼、８４０００种
巫术和救度手段。这些仪轨分别由九类祭祀
师“辛”承担，其中第六类辛专门负责弘扬雍仲
苯（即“永恒持”），在执仪时严格按照从右向左
逆时针运动以保持纯正的品行。③直至今日，苯
教信徒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对神山进行逆
时针绕行并沿途煨桑，由此可获得神的庇佑和
加持。④此外，这一符号在民间也逐渐成为避邪
和吉祥如意的象征。比如，在一则古老的神话
《兄妹分财与祈神》中记载了早期的苯教婚俗，
新郎新娘同坐在一块白色毡毯上，上面放着拼
成“卐”字形的青稞粒，然后祭司和新人一道吟
唱颂辞，以求吉祥。⑤丹巴嘉绒民间常可见到人
们在房屋外侧墙壁上画上巨大的“卐”标志，也
为祈求家宅安康之意。
右旋海螺（右上、左下）
在某些苯教著
作中，右旋图式还被
认为是对天象的模
仿，比如右旋雍仲被
认为是与太阳的运
转和北斗星座的逆
时针旋转方向一致。
此外，白色海螺是苯
教仪轨中的常用法
器，包括右旋海螺和
左旋海螺。有着逆
时针旋纹的右旋海
螺在大自然中非常
罕见，被认为具有非
凡的神力，常握持在
神灵的左手之中。⑥在象征意义上，右旋海螺
与普通的左旋海螺形成了某种“反常”或“超
常”与“常态”的对立关系，强烈地表达着神
圣／世俗的区分与对立。
①［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社会记忆：历史、记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９页。
②“雍仲”（“卍”、“卐”），藏语发音为ｇｙｕｎｇ－ｄｒｕｎｇ，梵语为ｓａｖｓｔｉｋａ，意为好运、福祉。在汉语中也称为“万”字符，万字符是人
类文化中最古老、最常见的象征符号之一，在印度、中国、古希腊，美洲和欧洲等地文化中都有发现。今天它仍是苯教、佛
教、耆那教、印度教广泛使用的宗教标记。参见［英］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向红笳译，北京：中国
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４　１０５页。“雍仲”起源演变与意义的相关研究还参见尕藏才旦《史前社会与格萨尔时代》，兰
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　２８页；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０　４１１页，等。
③尕藏才旦《史前社会与格萨尔时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４页。
④赵萍、续文辉《简明西藏地方史》，北京：民族出版社，第２３页。
⑤［英］桑木旦·Ｇ·噶尔梅《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收入［意］《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向红茄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５页。
⑥［英］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向红笳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　１２页。“右旋海
螺”插图引自该书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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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右旋象征表述的第二层次解读涉及嘉
绒人遥远的族源记忆，也反映出嘉绒在历史
与现实中的族群互动关系。
１９７３年，甘肃马家窑遗址出土了一件彩
陶纹盆。盆内部口沿以下绘有三组五人一组
连臂而舞的图案。三组舞人构成一圆圈，皆
面向右前方，似为沿逆时针方向跳圆圈舞。①
马家窑遗址是古羌人在黄河流域的重要文化
遗存。此件出土实物被广泛征引，也多被用
来证明圈舞起源的族源和历史。值得注意的
是，藏彝走廊是古羌人南迁的重要孔道。根
据格勒博士的观点，今天的嘉绒人正是古代
藏族融合古羌人南迁途中散布于藏彝走廊中
部的后裔———西山诸羌而形成。② 在今天西
南藏缅语族各族群中，有着早期羌系族源的
民族如羌族等，大多仍然保留了逆时针旋转
的古老传统。与这些人群一样，嘉绒人在跳
锅庄的右旋图式中保留了其古羌系族源的某
些历史记忆。
与此同时，石硕从蒙默先生的观点出
发，认为嘉绒族源主要存在着另一个早期人
群的重要影响，即汉代以降文献中频繁出现
的活跃于横断山区的古“夷人”。③ 据其考
证，夷系民族的许多文化记忆都可见于今天
的嘉绒民俗之中。比如，嘉绒人特别是嘉绒
妇女的服饰与藏族区别很大，却与凉山彝族
颇为相似，都以发辫缠头帕，下身着百褶裙，
以及身披披毡。尤其是披毡，嘉绒语称为
“阿戈”。披披毡的风俗在墨尔多神山周围
区域保存得最为完好。而且与彝族不分男
女老幼平时都披披毡不同，嘉绒妇女只在跳
锅庄时才披。④
在保罗·康纳顿看来，纪念仪式和身体实
践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知识的至关重要
的传授行为。⑤跳锅庄正是以身体本身作为无
文字族群嘉绒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述的重要手
段，因而对保存其夷系族源记忆具有着特殊意
义。同样，许多有着夷系族源的民族，包括今
天藏缅语族彝语支中的彝族、纳西族、拉祜族
和哈尼族等，⑥大多有尚右的习俗。如彝族以
逆时针为“转进来”，对主人家吉利，以顺时针
为“转出去”，对主人家不吉，跳锅庄也按逆时
针方向旋转。由此可见，嘉绒跳锅庄的右旋图
式中也沉淀着其夷系族源的文化印迹。
从嘉绒族源的总体构成来看，古羌系民
族、夷系民族构成了嘉绒族源的主要基底，而
吐蕃或者说藏族则是相对较晚的族群来源。
不同的族源记忆和文化记忆“非同时性”地沉
积在嘉绒传统观念之中，却又“同时性”地显
现在嘉绒传统观念的表述实践之中，表现为
“右旋”与“左旋”在外在形式上的结构性区
分。由此，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丹巴
嘉绒人为何以“右旋”为本土的传统和“正
宗”，而以“左旋”为外来影响的表现。
此外，在嘉绒多族源背景的基础上，藏彝
走廊历史和现实中密切的族群文化互动也对
嘉绒文化的身体表述规则产生着影响。在本
区域内除藏族之外，居于岷江上游及岷江与
大渡河上游流域之间的羌族与嘉绒人的关系
最为密切。今天流行于阿坝和甘孜两州范围
内的嘉绒锅庄与羌族锅庄由此表现出许多一
致的风格特征。在许多场合下，二者还会被
合称为“藏羌锅庄”。⑦嘉绒锅庄与羌族锅庄
相同，均按逆时针方向右行舞，而不是以藏族
锅庄的跳法按顺时针方向行舞。
总之，从历史的动态维度来看，“右旋”作
为无文字族群嘉绒的一种身体象征表述符号
具有相应的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即右旋
图式的符号性外显；所指，即其背后所指涉的
意义和观念。根据列维—斯特劳斯所谓象征
符号的“不稳定指示”特性，往往符号的能指
和所指在社会变迁中的变化速度和程度并不
①徐学书《嘉绒藏族“锅庄”与羌族“锅庄”关系初探》，《西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１５页。
②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７　３５５页。
③参见“嘉戎族群：横断山区古代夷人之后裔”，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３
２０９页。（蒙默先生在《历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上发表《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首次提出在汉代以来的
西南地区，除氐系民族、羌系民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民族体系———“夷系民族”。）
④⑥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０　２１３页，第１５９页。
⑤［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０页。
⑦如庄春辉《“藏羌锅庄”是阿坝的一张文化名片》，《西藏艺术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６　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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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相对而言，后者的变化要比前者的变化
大得多。①在丹巴嘉绒人的传统中，右旋图式
是一种基本被固定化的符号能指，辐射到从
观念到实践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背后所表
述的符号所指却不是某种单一、恒定不变的
意义指向，其中涵括了嘉绒人在历史进程中
从原始自然崇拜到苯教信仰再到民俗观念的
多重象征意义，同时还揭示出走廊族群普遍
具有的多元族源背景，烙印下嘉绒在吐蕃族
源之外更为古老的羌系和夷系族源文化记
忆。作为一种身体表述实践，丹巴嘉绒跳锅
庄也在“右旋”的符号象征中获得了自己的内
在规定性。
文化记忆、族群表述与认同再造
哈布瓦赫于１９２５年首次提出“集体记
忆”理论，指出记忆具有公众性、集体性，同时
强调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
去的一种重构。②扬·阿斯曼以此为基础提
出“文化记忆”概念，指出文化记忆呈现为“涉
及过去的知识”的多种表述形态，并与群体认
同直接相关。③在对人类记忆问题日益深入
的研究中，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日益凸显出来，
即考察社会群体如何选择、组织、重述“过
去”，借助各种媒介（文字、歌舞、定期仪式、口
述或文物）来创造群体的共同传统，诠释群体
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④ 换言之，作为
“过去”的一种显现方式，“文化记忆”是一种
公众性、建构性的文化资源。它具有整合和
认同的社会机能，但同时又必须以另一个社
会机能———族群表述为基础。⑤
在嘉绒跳锅庄的案例当中，嘉绒文化记
忆的沉积在历史演进的纵向轴和族群互动的
横向轴中展开；而共同体对文化记忆的唤起
和表述则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依赖于实践的
逻辑。无论是右旋作为身体表述本身所具有
的多重意涵，还是围绕这一表述展开的“再表
述”，即嘉绒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对右旋的策
略性解释和运用，都使嘉绒文化记忆的选择、
组织与重述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一、表述的对抗与选择
今天嘉绒传统锅庄以右旋为“正宗”的身
体表述规则和意义已经在嘉绒人的内部解释
中达成共识。而这一“共识”恰恰是围绕共同
体文化记忆所展开的表述对抗与表述选择的
结果。
嘉绒跳锅庄右旋图式背后投射的是逆时
针雍仲苯，而逆时针与顺时针雍仲二者之间
的结构性对立是后来才约定俗成的。日土岩
画中最早的太阳崇拜符号是雍仲的原型，其
中两种旋转方向都有。有学者认为在“雍仲”
符号尚未规范化之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
式，包括不同的旋转方向。⑥苯教学者阿旺嘉
遥样杰贝罗哲的著作《德尼朗艾》中也说，早
期苯、佛二教的雍仲均有两种转法。⑦意大利
学者图齐也考证过苯教和佛教均有左旋和右
旋两种运动方向，如在某些苯教仪轨中，右旋
仅由男人专用因而称为“阳旋”，左旋属于女
子因而称为“阴旋”。⑧在此，旋转方向即是作
为性别区分依据而作用的。他指出，苯教徒
在较晚时期占据了右旋运动，方使逆时针方
向的反复运动成为苯教的典型准则之一。⑨
佛教从印度进入藏地后，与本土苯教发生了
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此过程中苯教通过对
符号表征和意义进行区分和选择形成了与佛
教的结构性对立，也使信仰苯教的嘉绒人选
择性地形成了对右旋表述法则的文化记忆和
内部解释。
①⑤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页，第２４５页。
②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③［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第１５页。转引自［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社会记忆：历
史、记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　６页。
④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４７页。
⑥尕藏才旦《史前社会与格萨尔时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７　２８页。
⑦刘志群《西藏祭祀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２　１２３页。
⑧《意乐欲梵音·南赡部洲冈底斯雪山志》第４５页。转引自［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耿昇译，王尧校订，北京：中国藏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８页。
⑨［意］图齐《西藏宗教之旅》，耿昇译，王尧校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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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述的强化与削弱
文化记忆通过共同体成员的表述实践得
以维系和传承。而共同体的每一代人或者共
同体中不同的个体可以不断从新获得的文化
记忆出发，在具体社会语境中或佐证、强化，
或削弱过去文化记忆的有效性。
三布多吉是丹巴县梭坡乡宋达村的锅庄
师傅，也是方圆百里最有声望的民间苯教“阿
外”。①在访谈中他自豪地告诉笔者，嘉绒传
统锅庄按雍仲苯的规定从逆时针方向旋转与
地球自转的方向一致，而苯教在几千年前就
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三布在
新中国成立后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他说，
在学校里他学到了关于地球逆时针自转的地
理知识，既然科学知识都印证了苯教教义是
正确的，这就不仅证明了苯教符合宇宙的原
则，而且可以证明苯教比佛教更为高明。在
另一次交谈中他告诉笔者，苯教有一万八千
年历史，佛教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苯教祖师
那辛仲巴朗卡的儿子将苯教改为佛教，不但
佛教的很多经文都是照抄苯教经文的，而且
藏传佛教按顺时针转也是从苯教的规矩改过
去的。②宋达村所在的二十四村一带是丹巴
境内受藏传佛教和康巴文化影响最深的地
方，这种看法强化了三布师傅对嘉绒本土苯
教信仰的自豪感，并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他
在当地作为“苯教阿外”的身份合法性和执仪
的有效性。
三、表述的挪用与改造
此外，人们还会从现实情境的具体需要
出发，对符号象征背后的文化记忆进行挪用
或改造，以形成新的意义表述，建立或调整认
同边界。
在清乾隆年间大小金川之战以前，苯教
在嘉绒地区与藏传佛教东进势力进行了长时
间对峙，一直在本地区占据着绝对优势。嘉
绒人对右旋雍仲苯转向的感知和实践也相当
牢固。今天，大多数嘉绒人认为，藏族人（泛
指其他藏族）跳锅庄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嘉绒
人跳锅庄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也有人认为，
跳锅庄时苯教徒逆时针舞动，佛教徒顺时针
舞动。③但在笔者的田野经验中，这些看法显
然都不够全面。如前文所述，丹巴嘉绒人不
论信仰苯教还是藏传佛教的某个教派，在跳
锅庄时均会遵循各地的传统。如巴底地方的
某人，即便信奉藏传佛教，但跳大小锅庄均只
能按当地的规矩沿逆时针方向旋转；同样，二
十四村信仰苯教的村民跳受康巴弦子影响而
形成的小锅庄“弦子锅庄”，却也只能按顺时
针方向旋转。由此可见，虽然在嘉绒藏族与
其他藏族（尤其指西面近邻的康巴藏族）之
间，人群共同体差异与宗教差异并存，而且人
群共同体的区分在历史逻辑上要先于宗教的
差异，只是这两种差异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会
得到不同的表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嘉绒人被识别为“藏
族”。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人群共同体
差异相关的文化记忆被弱化和遮盖，而民族
国家框架中“藏族”的统一民族身份得以凸
显。在此前提下，右旋与左旋被主要解释为
藏族内部不同宗教信仰人群之间的差异。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渐复兴，这一解释也开始
发生改变。从１９９０年左右开始，各种独具嘉
绒特色的文化传统，包括仪式、节日、民俗等
重新在城镇乡村得到广泛重视；与此同时，在
从日常生活到官方话语的各个层面嘉绒人开
始逐渐强化嘉绒文化之于藏文化的独特性。
①由于嘉绒各地方言存在差异，对民间苯教执仪者的称呼也不同，在巴塘、得荣一带称为“更布”；在甘孜一带称为“阿尼”；
九龙及康定的营官和沙德一带称为“阿乌公巴”；丹巴、道孚则称为“奥外”、“更巴”；康定鱼通一带则称为“公嘛”。参见
杨嘉铭等著《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７页；林俊华《苯教，一个古老宗教在康区
的历程》，《西藏旅游》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０页。
②如《五部遗教》中说，“江河之源在雪山，正法之源在苯教，应机化众善巧行，为使满足王与僧，传译苯教补佛义。经论咒
语诸苯典，只译词汇不改义，翻译胜义无败笔，是故顺畅入宗门。苯教《心部大经论》，译成佛叫《意授记》，苯教经典《八
大界》，译成佛叫《八百千》……”参见郭哇·格西旦增朱扎法《大乘觉悟道雍仲苯教常识》，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５２页。
③庄春辉《“藏羌锅庄”是阿坝的一张文化名片》，《西藏艺术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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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历年来举办过多届“嘉绒风情节”。不
论是举行“嘉绒之鹰”、“嘉绒之花”的选美活
动，还是组织盛大的嘉绒风情展演，主要宗旨
都在于凸显“嘉绒藏族”与其他地区藏族不同
的民俗风情特色，以期在藏族风情旅游的客
源市场中分割一席之地。因而，当调查中人
们告诉笔者，嘉绒人跳锅庄与藏族不同，藏族
按顺时针方向左旋，而嘉绒人按逆时针方向
右旋（似乎忘了自己也跳左旋锅庄），也就不
足为奇了。嘉绒族群意识的复兴与中国少数
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在此过程
中，文化传统和共同体记忆开始作为文化资
本参与到族群与地区间的竞争当中。从这一
现实情境出发，右旋作为苯教与佛教的传统
区别性标识，在今天更主要地被挪用、改造来
解释“嘉绒人”与“藏族”之间的族群文化差
异，从而在新的资源竞争背景下重新调整嘉
绒的内部与外部认同边界。①
余　论
共同体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传承他们的
集体记忆，无文字族群更注重以身体本身来
进行文化表述，以人体对姿势的记忆、操演来
加以铭刻，将“自我感”融入到每个个体的血
液和骨肉中。通过上文对嘉绒锅庄右旋象征
表述的多向度解读可以看到，每一代嘉绒人
文化记忆的形塑过程背后都充斥着强烈的实
践动力，每一种符号象征在不同的实践情境
中都可能被改写成新的共同体认同。“右旋”
表述的意义指向并非单一明确，也并非一堆
乱麻。其中各个部分在何种语境中产生，又
在何种语境中被推向意义阐释的前台，取决
于共同体维系传统并应对社会历史变迁的根
本诉求。
①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１８　２０，２４９页。
（上接第４５页）不同的民族群体甚至是个体。
这种宽容可以被视为是对所有群体和个人的
人权的肯定。它强调任何群体和任何个人都
可以平等地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方式，并且
承认这样可以促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
造力的尊重。
教科文组织这一公约无异于以国际法的
形式表明，文化多样性是人权的一部分，任何
群体任何个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文化权利也
是平等的，并且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创造能力
可以在此基础上共同得到促进。这同时也表
明，现代人类已经改变了由一种文明替代另
一种文明的简单的线性认识，从而转变为不
同文化、不同民族甚至更小社会单位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尊重，①并且相信这一尊重对人
类的创造力是有益的。进而我们不难认为这
一公约，是以国际法的方式认为人类的发展
不是单线的，也并非只有一种方式，而是可以
和而不同地共同发展的。这是人类对自身发
展方式的反思，也是对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蒙
昧、普遍与特殊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论争的在
新的领域不断反思和超越的一种体现。
①乌丙安：《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来、发展和现状》，载陶立璠等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学苑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页。
